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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文革前后那段岁月的人， 大多熟知李
元华的名字， 也能很清晰地回想出她扮演

的精彩角色和片段。 八大样板戏 《龙江颂》 中的江水
英 、 阿莲 ， 歌剧 《白毛女 》 中的喜儿 ， 《小二黑结
婚》 中的小芹等等。 如今李元华虽已近古稀之年， 只
是岁月似乎对她格外的温柔， 看容颜至少比实际年龄
要小十几岁， 李元华笑称是艺术滋润了自己的生命。
62载艺术之路， 从京剧到歌剧， 从古诗词演唱到创作
导演专题晚会， 一路走来， 她顺遂过、 更痛苦过， 可
她魂牵梦萦着的仍是歌唱事业， 她的艺术之路也越走
越坚实。

为家分忧，戏曲之路展才华
李元华生于上海的书香世家， 外公是民国时期国

内4大穆斯林领袖之一， 父亲是金陵大学毕业的高材
生 ， 长期担任上海某电影发行公司经理 。 李元华记
得， 小时候家里时常成为上海文化名流的聚所， 甚至
郭沫若到上海也曾由父亲接待， 并提供用车。

耳濡目染的文艺熏陶， 打开了幼年李元华的文化
视野、 生活视野。 而天生的歌喉， 诱使她倾心于艺术
的宫殿。 小学时， 她就显现出了从艺的天赋。 8岁开
始登台表演 ， 她那清脆的童声有情有味地征服了老
师， 征服了同龄人， 大家似乎已默认了她将是一位歌
唱家。 “我的艺术生命和我的年龄几乎同步。 母亲说
我从小就喜欢嚷嚷， 喜欢喊叫， 也喜欢模仿， 听听广
播就会唱。” 妈妈还经常给她讲艺术家的故事， 并告
诉她， 当艺术家， 琴棋书画都要会。 因此李元华学习
很用功， 除了在课堂上听讲外， 她还利用课余时间，
偷偷地到空空荡荡的文化广场后台去喊嗓子 ， 练书
法。 上小学进入少年宫合唱团时， 李元华立志， 将来
要当一名艺术家。

上世纪50年代末 “反右” 时期， 父亲遭到政治迫
害， 被发配到上海大丰农场劳动， 后又被发配到甘肃
等地， 长达20年。 突然失去了顶梁柱， 让李家的日子
变得举步维艰。 而失去父爱保护的李元华， 眼见母亲
为了养家一点点变卖家中值钱的东西 ， 仿佛一夜长
大， 小小年纪的她暗暗打定主意要帮家里减轻负担。

恰在此时， 嗓子甜、 声音亮的李元华， 被推荐到
上海戏曲学院。 她毫不犹豫地同意去学戏， 除了爱唱
歌， 更是因为戏校学习可以减轻家里负担。

进校后在我国著名梅派青衣言慧珠校长的亲自指
导下， 不到半年时间， 年仅12岁的李元华就登台演出
了梅兰芳的代表曲目 《宇宙峰》， 获得在场专家的一
致好评。 因此， 她作为学校重点培养对象， 除了系统
地学习中国传统的京剧以外， 又学了昆曲， 师从著名
昆曲名旦朱传铭老师， 8年学演了几十出传统戏和现
代戏， 如： 《玉堂春》 《贵妃醉酒》 《二进宫》 《王
宝钏》 《贩马记》 《红灯记》 《沙家浜》 等名作。

李元华对自己的戏曲出身颇为自豪， 中国戏曲艺
术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像郭兰英、 赵丽
蓉、 谢芳、 李谷一、 马德华、 邓捷、 李玲玉、 屠洪刚
……这些出身于戏曲艺术的演员， 进入其他艺术领域
时均能靓丽转型成功跨行。 从事实中似乎可以得出一
个结论 。 中国戏曲艺术的唱 、 念 、 做 、 打的综合培
养， 是戏曲艺术的特殊优势， 使他们从难而易， 保证
了更大的成功系数。 这也是李元华成年之后， 能够轻
易改行而又获得声誉的根本原因之一， 并为其一生从
艺提供了永不衰竭的后劲。

在戏校的8年生活， 对所有新入行的娃娃们来说，
都是人生的极大考验。 压腿， 下腰， 翻打扑跌等等，
每个动作、 每个唱腔都是汗水和着泪水的沉淀。 幼年
的李元华， 作为一颗京剧艺术的新星正在悄然升起。

多才多艺，艺坛云游展魅力
李元华1966年毕业时已经演出过几十部中国传统

京剧、 昆曲。 “文革” 开始， 同学们都参加到政治大
潮中去了， “家庭出身不好” 的李元华格外努力， 一
边学习 《毛泽东选集》 一边偷偷练功， 1967年， 她凭

借出类拔萃的艺术功底被选入样板戏剧组， 在 《龙江
颂》 里， 李元华身兼两个角色， 一号女主角江水英和
团支部书记阿莲。

著名京剧表演大师袁世海看了 《龙江颂》 后曾说:
“角色不在大小， 《龙江颂》 里的阿莲虽然只有一两
个小唱段。 但因为人物塑造的生动可爱， 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李元华的演唱， 透着阵阵清新， 充分
释放出她作为京剧演员最具实力的歌唱魅力 。 听声
音， 委婉、 细腻、 刚柔相济， 感情激越， 一看就是一
个能镇得住场的演员。”

这之后， 从上海唱到北京， 李元华嘹亮的歌声回
荡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 她的名字也不断出现在广播
里、 报纸上。 可以说， 李元华已经开始红遍中国。

由于李元华演唱风格独特， 音色甜美、 圆润， 在
京剧团时她既能演 《海港》 中的方海珍， 也能演 《威
虎山》 的小常宝。 作为演员她有超强的可塑性， 为了
能演好现代人物， 她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声乐， 在胡
靖舫教授、 王品素教授的指导下， 很快掌握了科学的
发声方法。

尽管自己很努力， 艺术的生命还是不能被自己掌
握。 演戏有太多有形无形的制约。 于是， 李元华想扎
起艺术领域另谋他途。 当时的样板戏剧组受文化部的
直接管理。 李元华打报告有意要改行去唱歌， 当时文
化部长余会咏得知李元华要离开的消息后， 在报告上
批复说： “此人不能走。” 为了留下李元华， 样板戏
剧组还专门为她成立了一个小乐队， 使她在样板戏剧
组， 开始了唱歌的另一个渠道。

正所谓艺不压身。 李元华在演出之余自学声乐的
同时， 自然地将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和歌唱艺术有机相
结合， 成为难得的既能歌唱又能表演的演员。

歌剧严冬，“喜儿”翘盼春来归

“四人帮” 被打倒以后， 各个剧团在重建， 歌剧

被解放了。 1977年， 歌剧 《白毛女》 需要恢复排演。
而此时， 《白毛女》 第一代喜儿、 歌剧表演艺术家郭
兰英已经将近50岁， 中国歌剧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
需要物色一个马上能够挑起担子的人。 中国歌剧舞剧
院开始选择能够担当喜儿一角的第二代演员， 不少艺
术前辈们想到了李元华， 于是文化部把她从上海京剧
团借调过来。 当时， 尚未公演， 京城就盛传从上海来
了个小郭兰英。

初到北京的李元华立即投入到了歌剧 《白毛女》
的排演中。 此前从未间断的8年坐科， 10年舞台实践，
成为了李元华从京剧舞台跨上歌剧舞台最有力的保
障。 她起早贪黑地练习， 在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老艺术
家们的合作指导下， 仅仅一周后， 在北京天桥剧场，
李元华登台演出了。

当人们时隔10年再次观看歌剧 《白毛女》 时， 台
上台下， 哭声连成一片， 演完 《白毛女》 之后， 郭兰
英与王昆更是一起走上舞台向她表示祝贺。 第二天，
《人民日报》 便对歌剧 《白毛女》 的成功演出进行了
大篇幅报道， 更把李元华的照片与郭兰英的照片并列
刊登出来。

李元华认识到歌剧是一种很有前景的艺术形式。
歌剧相对戏曲来讲，更能反映时代的精神风貌。 在表现
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中，它有着自身不可替代的优势。
对于戏曲演员来说，好像去掉了盔甲，去掉了冬天的厚
棉袄，整个人轻松愉悦地在歌剧艺术的天空中飞翔。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李元华与中国的
歌剧都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幸福时光。 那时候， 李元华
今天演湖北风格的 “洪湖赤卫队”， 明天演新疆风格
的 “阿依古丽”， 后天演山西风格的 “窦娥冤”， 她随
团到各大城市、 农村、 钢铁厂、 油田去演出， 每到一
处都是一片盛况 。 不过 ， 这段短暂的中国文艺活跃
期， 很快被潮水般涌来的外来流行文化所冲击。

随着歌剧发展在中国的低迷， 李元华也不得不台
前走到了幕后， 并非是她不再热恋那个舞台———那是

她至今都想将所有热情挥洒干净的地方， 而是因为歌
剧的幕后， 一片寂寥。 如果没有人愿意将歌剧的担子
挑在肩上， 那么歌剧就会成为永远的负担， 被遗留在
中国艺术殿堂的角落里， 成为老年观众心目中褪色的
回忆， 青年观众头脑里空洞的概念。

1983年， 李元华与丈夫、 歌剧演唱家高育发一起
到了河北省歌舞剧院 ， 打算以此为基石开展歌剧事
业。 到了河北， 才感觉到地方团条件有多艰苦。 河北
歌舞剧院30多年没有进过北京， 连一块像样的幕布都
没有， 一切都要重建。 李元华夫妻俩白手起家， 很快
就排出了 《五彩缤纷》 歌舞晚会， 以及歌剧 《他们的
心》， 舞剧 《四美图》， 都获得了很好的市场效应和国
家奖项。

上世纪90年代初， 李元华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拍摄一部讲述中国歌剧发展历史的系列专题片， 她的
想法很直接———把优秀的中国歌剧作品介绍给大众，
让他们了解歌剧， 从而喜欢上歌剧。

在一位企业家的赞助下， 李元华初步拿到了50万
启动经费， 李元华和丈夫高育发就开始了拍摄 《中国
歌剧欣赏》 电视系列片的历程， 并担任了电视系列片
的总策划 、 主持人 、 主演与组织者 。 前后四年多时
间， 共恢复排演了12部歌剧， 从上世纪20年代， 一直
拍到80年代的代表作 《伤逝》， 完成了七集电视系列
片， 每集45分钟。 一些资深艺术家和同行称赞说， 李
元华此举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可没有人知道， 电视片所有的演职员都是李元华
凭借着个人关系到处张罗的， 她希望能请到最好的、
最合适的演员 。 可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 更加困难的
是， 原本答应投资赞助的一位企业家不幸意外亡故，
后续投资显然是泡汤了。

让人感到幸运的是， 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 李元
华得到了中央电视台有力支持， 免去了录音制作费。
上世纪90年代已进入市场经济， 有一位演奏员临时要
涨100元工钱， 造成正在录音的交响乐队工作停工几小

时， 无助的李元华对着墙壁哭了40分钟……
1995年， 李元华觉得身体和精神各方面都 “缓”

过来了， 又开始做起歌剧的事情来。 她挑选了一些文
本 ， 最终选定刘书彰为自己打造的歌剧 《鸣凤 》 。
《鸣凤》 节选与改编自巴金的 《家》， 因其情节动人，
人物精炼， 情感饱满， 非常适合做成一部歌剧。

李元华通过好友找到巴金的家里。 知道巴金的年
纪大， 眼睛有白内障看不清楚字， 李元华让丈夫把文
本录成磁带。 没想到， 巴老非常高兴， 表示一定要自
己看。 巴老说： “我的作品， 不同的艺术形式都表现
过， 就是没有过歌剧。 鸣凤投湖的时候， 曹禺在话剧
《家》 中用了大段台词， 可我觉得不足以表现 《鸣凤》
当时的内心世界。 我也写过一大段台词， 可我写不过
曹禺。”

巴老认为， 鸣凤不止是一个人， 她代表一个阶级
对时代的怒吼。 应该用咏叹调， 要咏叹咏叹再咏叹！
临走的时候， 巴老一直送她到门口， 令李元华没有想
到的是， 巴老竟然还脱帽， 向李元华鞠了一躬， 说：
“我很感谢你”。 每当回忆起来， 李元华说， 至今巴老
的一脱帽一鞠躬， 都深深地刻在她的脑海里， 成为她
困顿时心中不竭的力量。

传承经典，坚守古诗词演唱40载

中华传统诗词歌曲， 包括古代文人的词调歌章和
为古代诗词谱新曲， 是中国歌唱艺术中彰显民族意识
与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

上世纪70年代中期， 李元华幸运地接到任务， 调
入北京为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领导演唱录制传统
诗词歌曲。 从此， 她和中华传统诗词歌曲结下不解之
缘。 在那段学习录唱的过程中， 她也得到了研究词曲
的专家指导。

1977年， 李元华调入中国歌剧舞剧院， 主演歌剧
的同时， 李元华并没有停止对传统诗词歌曲演唱的热

情。 1981年，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李元华的第一盘
中华传统诗词歌曲音响作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李
元华在作曲家张福全的帮助下， 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尝试用钢琴伴奏、 管弦乐伴奏录制了十几首传统诗
词歌曲。

1996年， 李元华为台湾诗人蔡肇祺先生在京策划
导演了 《诗乐情深》 交响演唱会。 随后又率团到台湾
唱响 “来自心国的弦律” 的诗词演唱会。 此后， 庆香
港回归， 她为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国文联策划创作了以
历代中华传统诗词中耳熟能详的爱国诗篇组成的大型
情景诗词演唱会 ； 创作了迎澳门回归大型晚会 《莲
颂》； 母亲节大型诗词朗诵晚会 《母亲颂》 等， 崭新
的创意、 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受到了政
府的支持和社会的好评。

中华传统诗词演唱， 这一多年来备受冷落的音乐
形式， 让无数涉猎它的专业人士半路打了退堂鼓。 然
而 ， 李元华却像雪中的梅花一样 ， 耐得住寒冷和寂
寞， 不断创新性地呈现它的生命耐力。

用李元华的话说， 这40年来对传统诗词的传承探
索成为自己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为让中华传统诗词插
上音乐翅膀，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 让古籍中
的文字活起来， 2016年10月18日， 李元华在北京鸟巢
又唱响了 《中华传统诗词歌曲》 专场个人音乐会， 并
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她的个人46首诗词歌唱专
辑 《诗之歌》。

回首艺术人生， 李元华经历过很多的坎坷， 但她
始终无悔。 她至今还记得郭兰英、 李波老师等艺术家
们当年排演 《白毛女》 的情形。

“那时候， 郭兰英老师已经将近50岁了， 可是大
冷天的， 那冰凉的水泥地她说趴下就趴下， 经常是膝
盖都摔肿了，为了拍戏，她什么都不在乎。 老一辈艺术
家对于事业的热爱、 对作品的赤诚之心， 始终鼓舞和
激励着我。 ”李元华说，她自己会不懈努力，播撒下这一
代音乐人应当播下的种子， 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她是歌剧 《白毛女》 中第二代喜儿的扮演者；
■她曾为毛主席演唱录制中国传统诗词歌赋；
■她改编创作的歌剧曾获得巴金先生脱帽致谢；
■她是歌剧艺术的情痴， 被誉为“东方的夜莺”；
■她就是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 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元华。

艺海无悔问初心
□本报记者 李睦/文 彭程/摄

———著名歌剧、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元华的四次人生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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